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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4 日电 被美国

媒体冠名 “史上最差国务卿 ”的蓬佩
奥卸任后有了新去处———加入华盛

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与他相
似，不少下台的特朗普政府高官都迅
速完成了在各个私营部门的再就业。
这种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间的“旋转
门”现象 ，已演变成美国权力关系网
中司空见惯的政治生态，折射出金钱
与权力日益密切的勾连。

“权力精英”
美国政府高官离职后常常利用在

工作中搭建的关系网 ，在企业 、律师
事务所、智库以及其他机构找到薪水
丰厚或具有影响力的职位，或者成立
自己的咨询公司等。 与此同时，商业
巨头以及利益集团也经常向美国政

府输送高官，从而得以影响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

这种 “旋转门 ”现象近年来愈演
愈烈：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 ，首任国
务卿蒂勒森直接从埃克森美孚公司

高管位置上 “旋转 ”而来 ；财政部长
姆努钦来自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集

团 ； 国防部长埃斯珀曾是军工企业

雷神公司高管……
离职后的高官们也比较容易找到

“优质归宿”。 有美国媒体透露，埃斯
珀或加入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或
重返雷神公司。 曾在美国政府情报部
门担任要职的詹姆斯·克拉珀在 2006
年离职后曾在一家国安咨询公司担

任高管，同时还在多家公司担任董事
会成员，其中有几家与他此前任职的
政府部门有合同关系。 奥巴马政府国
土安全部长杰·约翰逊过去曾就职于
知名律师事务所，离开政府后则成为
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董
事会成员。 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哈格
尔在担任防长前也曾在包括雪铁龙

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任董事。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

斯在《权力精英 》一书中将这些进出
“旋转门” 的人称为美国的 “权力精
英”。 他指出，这些人操纵着国家机器
并拥有各种特权，占据着社会结构的
关键位置，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
相互紧密联系，掌握着决策的权力。

权钱交易

在美国，政治体制的运转与金钱

密不可分。 联邦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
的权钱勾连只隔着一扇“旋转门”，这
已成为当下美国政治的常态，也让更
多的金主 、财阀趋之若鹜 ，积极利用
这一机制影响政府决策并衍生出庞

大的政治游说力量 。 据美国媒体统
计，有约半数的离任国会议员都在华
盛顿著名的游说公司聚集地 K 街谋
得职位。

“华盛顿的议员们都是给华尔街
打工的 ， 他们的竞选资金来自华尔
街，他们对华尔街和 K 街上的游说大
佬俯首听命。 ”美国知名导演迈克尔·
穆尔这样说。

2009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
发布报告指出，“旋转门”现象在美国
金融领域非常明显 ， 这导致监管宽
松，成为 2008 年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
原因。

不只是华尔街， 美国的各种利益
集团无不用尽浑身解数在政府中寻

找和安插代言人。 据路透社披露，谷
歌、脸书 、亚马逊等科技巨头都意图
在美国政府的 “关键职位 ”上安插自
己人。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包括上

述三家公司在内的 7 家顶级科技公
司 2020 年共花费超过 6500 万美元游
说美国政府，以应对反垄断审查和监
管。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蒂夫·科尔
在《私人帝国 ：埃克森美孚和美国权
力》一书中写道 ，埃克森美孚公司的
游说活动规模在华盛顿名列前茅，与
大约 20 名前国会参议员、 众议员和
议员助手等签有合同。 “这家公司的
规模和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事实
上有着自己的外交政策。 ”

“旋转门”让美国政坛逐渐变成腐
败土壤，这也体现在总统赦免权的滥
用上。 特朗普在任内最后一天发布了
一系列有争议的赦免和减刑令。 《华
尔街日报》说，在这份 100 多人的名单
中，只有 18 人得到司法部认可，名单
中满是政治盟友、家族密友和筹款人
等，更不乏一些游说者。

《今日美国报》指出，总统赦免权
本应为公共利益服务，然而实际上却
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政治利益交换，这
“只是另一种腐败途径”。

“旋转门”背后的美国“权力密码”

□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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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期）
面前高楼林立， 灯火璀

璨，小白车驶进城街，收敛洒
脱的野性，踏着绅士的节奏，
舒缓地走。我滑下车窗玻璃，
任由种种新奇迷人声音滑进

来。刀郎的歌，犹如一股大漠
风沙迎面扑来，沙哑的嗓音，
有种原始的血色。 正唱到最
好处：

“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
的黄沙掠过， 我只为咬着冷
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

新疆民歌， 载歌载舞的
节奏， 在缭绕的油烟中旋转
别样的旋律。 馋人的羊肉串
香味， 缠绕着新疆孜然调料
独特的香气， 这一对要命的
天然“情侣”，浑然天成的世
间美味。 我几近枯竭的嗅觉
和味蕾， 在这熟悉的香味中
复活。在我居住的豫东小城，
回族小街上终年不衰的羊肉

串香气，滋养我半生。
我的脑袋被美声美味牵

扯到车窗外， 芳草湖一条小
街两边， 各色食品摆成一条
诱人的湖， 维吾尔族小花帽
在河流中盛开， 他们在烟雾
缭绕的香气里各自忙活，手
脚和表情契合音乐的节拍，
不加掩饰的真实和生动。

我说：“下车， 咱们吃新
疆特色小吃。 ”

刘明说：“已经让朋友订
好了一家清真饭店，大包间，
环境不错。 ”

我下车， 指着路边一家
清真小店说：“大包间不去，
就这里了。 ”

戴白帽的老板把我们引

进里面的小屋， 五个人围着

圆桌坐下， 淡黄色茶水在白
瓷茶碗里飘散着白烟。

房明说：“你来的那天我
去总部了，第二天正开会，刘
明发来一个短信， 说咱周口
老家来了一个作家大姐，现
在在二十八连张立家。 散会
后， 我俩就商量着给大姐你
接风，谁知你几天没回来。 ”

刘明说：“是啊，大姐。张
书记每次到餐厅吃饭都问起

你， 说怎么不见阿慧老师来
吃饭？ 还让我和张干事去找
你。 ”

我说：“我真有福气，净
遇见好人。”就把这几天和周
口姐妹相处的事情， 简单说
了一遍。

“因为大姐你是好人！ ”
刘明望着我说。

正说着，菜来了，四菜一
汤。只是这菜盘有点大，大得
像托盘，把餐桌占得满满的。
想起来新疆的第一晚， 买社
长招待我时， 那餐盘和这一
般大。

我说：“菜盘这么大，一
盘顶两盘，新疆人真实在。 ”

刘明说：“大姐， 这馕包
肉、烧野兔、煸炒鸡、炒羊肉，
都是新疆回族特色菜， 你尝
尝看。 ”

我尝了一个盘子里的

菜， 就忍不住把那三盘都尝
了。半个多月来，我连咸菜都
没得吃了， 睡梦里都想吃大
餐。可是，面前的大餐我只尝
了几口，就感觉吃饱了，胃口
好像对这些美食认生了，不
热情接纳似的。

我放下筷子喝茶水，见房

明也放下了筷子， 点燃一支
烟。 他吐出一股烟，才想起旁
边的我，赶紧寻找烟灰缸。

我说：“不要紧， 你尽管
抽，自家人。 ”

我示意刘明他们抽，说：
“咱们姐弟几个，今儿有缘坐
一起，别拘束，像家人一样说
说话。 ”

十九朵花

“兵团男”房明、刘明
房明，男，34 岁，新湖农

场六场二十八连指导员，祖
籍沈丘县。

刘明，男，29 岁，新湖农
场六场三十连连长， 祖籍淮
阳县。

房明说：“看见大姐你，
我就想起了沈丘刘庄店的家

人，虽然爷爷奶奶都去世了，
但叔叔大娘姑姑们都还在。
至今，爷爷奶奶坟墓后边，还
给我爸妈留着穴位， 可是我
爸妈永远回不到老家了。 ”

房明眼里晶亮的水色一

闪，他连忙低头深吸一口烟。
刘明也点着一支烟， 说：“房
书记不在两年了。 ”

房明点点头，胳膊伏在桌
边上， 说：“我父亲 1972年来
新疆，到 2012年生病去世，整
整 40年。 他当时是为了跳出
农村，没想到却在新疆兵团当
了一辈子农民。这期间他只回
过三次家，最后一次是送走我
爷爷。爷爷临终前说，‘俺把俺
儿舍给边疆了，拉也拉不回来
了。 ’我父亲去世前，安排我
说，‘你一定要替我回老家看
看， 给你爷爷奶奶上个坟，磕
个头。 ’我记忆里从来没有爷
爷奶奶，从出生就没有见过他

们二老，也因为路途太远交通
不便， 还因为我父亲工作太
忙， 没时间带我和妹妹回老
家。 ”

“去年春节前，我去坟地
祭拜父亲，站在坟墓旁，想起
父亲的话， 心里像塞了一块
大石头。回到家就收拾东西，
开着小车上了路， 导航仪直
接指向沈丘刘庄店老家。 一
路上，我情绪饱满，像当兵时
那样，去完成一项重大任务、
一项特殊使命。夜间，我不停
开车行走， 一个人忍受劳累
和孤独。 走着走着，我感觉，
我和车变成了一个大铁块，
被前方的大磁铁吸引着走。
大姐， 那车在高速公路上自
动向前滑行， 那感觉就像在
溜冰，真的很神奇。 ”

我却担心着他那时的安

全，随后我知道，房明一路很
顺利。

他说：“那是一次难忘的
旅途， 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
除夕夜。 我像一只小小的甲
壳虫， 在无人的高速公路上
爬行， 手机里春晚的歌声更
增添了我的孤独。 下了高速
公路， 导航仪提醒我，‘下一
站，沈丘县城’。我知道，脚下
就是我父亲的家乡了。 40 年
前，16 岁的父亲， 从这儿出
发， 到了人烟稀少的新疆大
漠。高楼，车辆，灯光，行人多
了起来，路上有人燃放鞭炮，
噼里啪啦， 追着我的车屁股
响。 家乡的人们正在迎接春
节的到来， 顺便把归乡的我
也给迎接了。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